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沽上

丛话

马背上的中国史（四）

马是脸面的象征
赵威

我在书院巷小学读了六年书。我出生在河
北张家口，燕山山脉和太行山脉在此“握手”，小
城遂成。那时车马慢，1980年代，阳光是泛着
橙色的，大街上自行车铃声丁零丁零，人们奔忙
着，大街小巷仿佛也都是希望的田野。那时候
没有手机，彩色电视机也才刚刚流行。孩子们
的世界里，是七巧板，是过年的鞭炮和牛轧糖，
是弹玻璃球、跳皮筋、跳房子，是“圣斗士星矢”、
恐龙特急克塞号、机器猫。日子过得平淡，如檐
角滴落的雨水，我搬着木头板凳坐在檐下写作

业，那数学题好像永远写不完似的。
书院巷小学的前身是抡才书院。据《万全

县志》记载，抡才书院始建于清光绪四年
（1878），算起来已近150年的历史。书院大门外
两侧墙壁上镶嵌着两块汉白玉石碑，各宽约0.7
米，高2米，碑顶有二龙戏珠浮雕。左侧石碑上
刻：“张家口新建抡才书院碑记”，右侧石碑上
刻：“抡才书院重约记”，均为规正秀丽的楷书。
石碑的对面是照壁墙，高、宽约3丈，底部有3尺
高基石，上有青砖对缝，壁上部有假马头，马头
上有假三间，并雕刻花卉，极为精致。在张家口
当地，这样保存完好的古书院并不多。
我初入小学时，不知这石碑的分量，每日上

学放学都要从碑旁走过，伸手摸一摸碑面的纹
路，冰凉的石质带着岁月的粗糙。那时只觉得
这两块石头笨重又无趣，不像别处的校门，有鲜
艳的花坛或是漂亮的雕塑，直到后来听老师说
起抡才书院的过往，说康有为等名流曾在此讲
学，说这里曾是选拔人才的地方，才生出几分模
糊的敬意。
学校是两进院落，青砖灰瓦，内院是晚清建

筑，外院是民国时期加盖的，风格迥异，两排教
室皆为圆拱形门窗，实木红漆，与青砖相得益
彰。外院作为低年级教室和教师办公室使用，
内院则是高年级教室和美术教室、音乐教室，更
显清静。其西北角有一棵大槐树，要两个大人
手拉手才能环抱过来，树干粗壮，枝繁叶茂，夏
日树荫如盖，遮住大半个院子，成了课间玩耍的
好去处。槐树两侧各有一个花池，不大，却被校
工老徐打理得井井有条，种着鸡冠花、瓜叶菊、
西番莲，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草本植物。
春日里，槐花开得细碎，白的、浅黄的，一簇

簇挂在枝头，风一吹便簌簌落下，铺在青砖路
上，像撒了一层碎雪。我们一到课间便跑到槐
树下，女生跳皮筋、丢沙包，男生“过山羊”、玩打
仗游戏。无聊时蹲在花池边，看蚂蚁搬家，捉瓢
虫。瓢虫多是红色的，背上有黑色的斑点，七星
的不多见，这是最俊俏的，多见的是一星，好像
姑娘的红脸蛋儿上长了个大痦子。我小心翼翼
地用手指捏起，放在掌心，看它慢慢爬，爬到指
尖时，便会轻轻吹一口气，看着它张开翅膀飞
走。有时也会摘几朵鸡冠花，用来清扫桌面上
橡皮擦掉铅笔印的末子，它的确长得像家里用
高粱糜子扎成的笤帚，后来我读到一个比喻，说
它像西班牙弗拉明戈舞女的红裙，简直惊艳，倒
觉得童年时未免“暴殄天物”了。
夏天的槐树下最是阴凉，午后的阳光透过

枝叶的缝隙洒下光影。树旁有一架双杠，我经
常在午后和同学在这里玩“追杠”，两人分立于
双杠的两头，双臂支撑，抬腿从右侧越过双杠，
跳下落地，马上跑向另一头，互相追逐。这个游
戏最考验身体素质了，如果是高手过招，就只看

见两人在双杠上平移，瞬间换位，神龙见首不见
尾。玩累了，就靠在树干上听着蝉鸣，那是最好的
催眠曲，连上课铃声也听不见。
秋天的时候，校园里的景色便有些萧瑟了，树

叶慢慢变黄，它们不是一片片飘落下来，而是忽然
一日起大风，忽然就像地毯一样铺了满地。接着
一场秋雨，金色的地毯就黏湿了，不好看了。校工
老徐嘟囔着扫地。我们就悄悄起了期待：张家口
气候寒凉，过了十月一，气温骤降接近零摄氏度，
就该生炉子了。今天的孩子们可能无法理解，那

时候平房没有暖气，每个教室都靠火炉取暖，一间
教室三四十人，一个火炉还不够，得前后点两个。
火炉分别安装在靠近前门和后门的地方，曲尺形
的铁皮烟囱，从门楣上边的小洞伸出去，远看生着
火炉的教室，就像巨人脸上两个相隔甚远的鼻孔
一起喷着烟雾。
那时学校有锅炉房，每到秋天就要储藏足够

的煤块。有一天，几辆大卡车拉着满满的煤筐，停
在了校门口，校长便让我们停课去帮忙运煤。我
们一听欢呼雀跃，一个个都兴高采烈地跑到校门
口领取煤筐。煤筐是竹编的，不算太重，却也不
小，校工老徐指挥着我们两人抬一筐，从校门口往
后院的锅炉房运送。
我和同桌一组，两人一前一后抬着煤筐，一步

步往前走。走不了几步，就觉得胳膊发酸，肩膀也
隐隐作痛。我们不敢走太快，生怕煤块掉下来，也
不愿走太慢，因为暗中和别的同学比较。班里有
个又高又壮的留级生，功课垫底，但这时候就显出
神威了，他竟然和老徐搭档，足下生风，一路赶超
我们，别人抬一筐的工夫，他能抬两筐。半天下
来，我们每个人都满头大汗，脸上、手上、衣服上都
落了一层煤灰，一个个都变成了“小煤球”。
放学回家，妈妈见我浑身是灰，便带我去了公

共浴室洗澡。浴室里人挨人，水汽氤氲，一个莲蓬
头下排着队，就等温热的水洒下来，浑身一个激灵，
然后就是皱巴巴的皮肤被泡开了的舒畅感。我正
洗着，忽然听到熟悉的声音，回头一看，竟是刚才一
起运煤的同桌，她也被妈妈带来洗澡。我俩的妈妈
也互相认识，一人捉一只小鸡似的，捏着俩孩子的
胳膊，用搓澡巾使劲儿地搓那煤灰。“你闺女又长个
儿了”“可不，最近饭量大增，也有点儿开始发育了，
我担心着呢，女孩子，一到这时候学习就容易掉
队”。我满脸涨得通红，想哭又哭不出来。如今我
已为人母，就能体会到妈妈们随随便便谈论自己的
孩子，会让孩子多么窘迫。隐私、边界，这样的概念
在那个时代是没有的。从浴室里出来，我就暗暗发
誓，一定要好好学习，绝不掉队。
我离开了书院巷小学。六年以后，我考到天

津读大学，再后来，我留在大学里教书。校园里有
荷塘，有湖池，有草坪，还有一条笔直而长的大中
路，夹道皆是高大的悬铃木。偶尔，在某个平淡的
午后，某个寂静的夜晚，我会忽然想起那座古旧的
书院，想起校门口的石碑，后院的大槐树，花池里
的鸡冠花……
我曾回去过一次，书院还在，但早已改换了功

能，作为古建筑和旅游景点被保护了起来，新制的
黑漆金字“抡才书院”的匾额高高挂起，后院曾经
是音乐教室的地方，供奉了“至圣先师”孔子像。
大槐树也仿佛一个老人一样瑟缩了，没有我记忆

里的高大。校工老徐如果还活着，也超过一百岁了。
题图从左至右：抡才书院里的大槐树、书院外

院教室（王鑫 摄影）。

我的书院巷小学

王林强新近出版的纪实文学集《上合缘：我与
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的故事》，既是文章合集，
更是围绕同一主题的多侧面描写。同时，这也是
一个亲历者以生命个体对一个具有时代性的盛事
的体验与感悟。
王林强对写作有着近乎虔诚的信仰，这种执

念为其平和性格作了另一种注解。他将写作与生
活、工作紧密联系，所写皆亲身经历，都是在场的
真切感悟。这一次也不例外，他参与了上合组织
天津峰会新闻中心的筹建工作。要在短时间内建
成一座容纳3000名国内外记者的新闻中心，工作
的难度、强度、精细度层层叠加，命运的这一际遇，
不仅锤炼了个人的筋骨，更拓宽了生命的维度。
他不只是峰会的筹备者、参与者，更是记录者——
命运的馈赠、勃发的创造力与赤诚的情怀相融，催
生出的文字鲜活滚烫，直抵人心。
本书的独特价值，首先在于其书写方式。林

强是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新闻中心建设的参与者，
又成了拿着笔记本的记录员，最后还能坐下来当
个冷静的观察员。这几种身份搁在一块儿，写出
来的东西自然不同寻常：有汗水的味道，有现场的
热气，也有事过之后的思索。翻开书页，你会看到
党员如何带头攻坚，工人如何认真较劲儿，也会看
到咱们的同志怎样跟外国记者打交道、交朋友。
这些活生生的人，一件件具体的事，聚在一起，就
让人明白了这样一场国际盛会的成功举办，背后
究竟靠的是什么。这也正是我向来所坚持的：真
正有生命力的文学，从来都长在生活的泥土里。
林强的笔，带着真挚的“热气”，带着诗人的灵

气，内里却尽是钢铁般的筋骨。你看他把那二十
字的“上海精神”，化成了“树”“光”“心”“缘”“城”
“新”“笑”“彩”“情”“合”……这些篇章，说是散文，
倒更像是用散文的瓶子，盛满了浓浓的诗意。他

怀揣一颗敏感而赤诚的诗心，捕捉那些超越语言
的瞬间：也许是一次有力的握手，也许是一个无需
翻译的微笑，也许就是异国同行间三言两语的会
意。就这样，一个宏大庄重的国际叙事，被他写出
了细腻的纹理，焐出了暖人的体温。那些原本冷
冰冰的概念，一下子就活泛了。这让我们看清：原
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遥不可及的理念，它就
生长于寻常人之间那份将心比心的懂得和那份朴
素无华的情分之中。
在文学纪实的热流之外，本书附录部分还提

供了四篇理论思考文章。从千年丝路的回响，到
“鎏金铜蚕”象征的互利基因，林强将上合组织
的现实实践置于深邃的历史文明视野中加以观

照，把上合组织今天的道路，放进了千年文明的长
河里去照看。于是，整部书在情感滚烫之外，又多
了一份思想的沉静和历史的纵深。有热有冷，有
文有质，这书的分量就出来了。如此，整本书不仅
饱含情感的热度，更增添了思想的厚重。
天津，这座河海交汇、底蕴深厚的城市，在书

中不仅是故事的背景，其本身开放包容的品格也成
了“上海精神”的最佳注脚。海河的碧波、五大道的
历史韵味，与现代都市的蓬勃活力拧在一块儿，就
成了“上合之缘”的舞台。林强写的虽是个人的
“缘”，映照出的却是一座城与一个时代的热烈“拥
抱”。国家的大蓝图，正是通过这一个个具体的地
方、一群群具体的人，才扎下了根，开出了花。
《上合缘：我与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的故

事》这本书，是用脚一步步走出来的，是用心一字
字写出来的，更是用情一点点焐热的。它让我们
信了这个理儿：时代的新气象，就藏在无数普通人
的投入与绽放里；重要的历史篇章，也能让一双浸
满文学情怀的眼睛，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扎扎实
实。这份缘，当真妙不可言——是个人和时代的
同声相应，是使命和才华的共鸣激荡，更是文学在
直面壮阔现实时，自然而然迸发出的那道辉光。
（王林强著《上合缘：我与上海合作组织天津

峰会的故事》近日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笔端见山河 纸上生波澜
——评王林强《上合缘：我与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的故事》

阎晶明

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
天津举行前夕，海河北安桥西侧
桥下慢行空间顺利贯通。由此，
海河慢行系统实现关键串联，市
民沿河漫步、畅行无碍，一时成为
津城街头巷尾热议的民生亮点。
目睹这一场微小而深刻的空间蝶变，
作为规划师的我们内心满是喜悦与
欣慰——这不仅是一处节点的更新，
更是多年前那个关于“步行网络”的构
想，从蓝图走向实景的标志性时刻。
天津历史城区的道路网络肇

始于明清，繁荣于民国，在近代开
埠的多元文化交融中，孕育出“小
街廓、窄马路、密路网”的特色格
局。进入2000年以后，伴随着城
市的快速开发，“以车为本”的发展
模式一度冲击了这份珍贵的街巷
肌理。近十年来，世界各国新一轮
城市更新正在上演，其中将街道空
间归还于民的思潮逐渐成为共
识。怀着对天津老城空间品质提
升的深切愿景，规划团队首次提出
了在海河两岸的历史城区构建连
续步行网络，串联城市魅力空间的
构想。这个想法的核心，是将破碎
的城市街道系统整合为一张有机
的慢行网络，把市民与游客重新与
百年建筑、城市文化和公共空间紧
密联结起来。
为了让构想落地，我们所在的

规划团队多次深入街巷现场，用脚
步丈量老城街道的角角落落，通过
数次的现场踏勘与推演讨论，最初
的想法逐渐清晰化，并最终凝练出
三大核心策略：一是织补步行网
络，突出慢行优先，以历史城区既
有街巷为基底，优化道路断面，腾
退被挤占的公共空间，从空间与管
理上确立步行的优先地位，让行人
有路可走、安全安心；二是强化线路贯通，实现步行连续，重点打通海河
滨水、历史街巷的关键断点，连点成线、织线成网，消除阻隔、畅通衔接，
让全域步行路径无断、无阻、无绕；三是提升空间品质，彰显文化内涵，
将地域文化、历史文脉融入街道设计，优化铺装、街道家具与绿化，让步
行空间既舒适宜人，又承载着津门独有的历史底蕴。
概念的宏伟终究不能止于纸上谈兵，需要众人同心、多方协同，更

需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为了让蓝图付诸现实，团队将整个系统层层
拆解：从主干到支干，从轴线到街巷，从大片区到微节点，步行系统分解
为一个个项目，仿佛是一块块精美的城市拼图，虽然细碎但拼接起来终
将点亮历史城区的每个角落。八年实践，步履不停。随着更多的设计
团队加入打造步行网络的工作当中，一条条街巷被激活，一个个断点被
打通，一片片街区被串联，原本零散、破碎的步行空间，在日积月累中慢
慢连缀成网、舒展成卷。从和平区劝业场商业街区道路改造率先起步，
重塑核心商圈的步行氛围，继而推进鼓楼、古文化街片区串联。随后打
造五大道发现之旅，推进民园广场周边、湖南路步行化改造，让百年洋
楼在漫步中可感可触；更有泰安道、成都道、解放北路等英法租界历史
名街的全面焕新，通过融入“最美街角”，将天津历史文化符号巧妙融入
环境设计，让街巷有记忆、街角有风景、步行有温度。
上合峰会过后，我们再次漫步于历史城区，以一场沉浸式的城市漫

步与描绘的城市图景重逢。从北安桥下的滨水新境到五大道的洋楼光
影；从和平路的街巷新生到海河畔的晚风拂面，曾经图纸上的纤细线
条，已然化作脚下舒展的步道；当初那个朦胧的构想，已然成为市民日
常生动的风景。漫步其间，我们既为城市空间的蝶变感到欣喜，更为能
参与这项民生工程、守护老城记忆深感荣幸。
天津历史城区步行系统的建设仍在路上。中心花园、赤峰道等片

区的步行环境改造工程正有序推进，海河沿线步行环境也即将迎来再
次提升……天津将继续深化步行系统优化升级，持续织补街巷脉络、提
升慢行品质、厚植文化内涵，让市民与游客在历史经纬中与这座充满魅
力的历史名城重逢。
（尔惟系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规划一院党支部书

记，正高级工程师；张茜系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规划一

院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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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庆八年（1803），朝鲜学者、文人洪奭周作为“朝天
使”来到中国，其间，特地登临盘山。他在《游盘山少林寺记》
中解释缘由：“皇城以东二千里，为山者多矣。曷为独游盘
山？以名著也！”在他看来，北京以东两千里内的山以盘山尤
为知名，故“排群议，决意登之”。洪奭周家藏古画帖，绘有天
下名山五十三座，其中盘山位居第二，因此他“自孩提时，爱
玩其画，已知有盘山久矣”。至其游罢盘山，更是自豪地称
“自古东国之使，未有登此者”，认为自己是朝鲜游盘山第一
人。他是不是真的所谓第一人，有兴趣者可做进一步考证，
但赴华朝鲜士人过蓟州、游盘山且颇多吟咏，却是确凿史
实。在现存《燕行录》《皇华集》及韩国各类别集中，很容易发
现诸如沈象奎《游盘山少林寺》、李器之《蓟州路上望盘山》与
赵秀三《盘山》等有关盘山的诗作，数量相当可观。这些域外
汉诗也可以从侧面证明：盘山是一座伟大的诗山。

若论及国内历代有关盘山的诗作，自然更是数不胜
数。众所周知，盘山的自然，形成于2亿年前地壳的中生代
印支运动；而盘山的人文，则始于汉、兴于唐，经辽金元而极
盛于清，到现在更是被视为“一座积淀深厚的文化名山”。
也因此，历代的帝王臣工、儒释道众、骚客文人等，往往游历
盘山、吟咏诸胜，不断丰富着这座诗山。

其中最早提及盘山的诗，当数“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
的《拟古九首》（其二），或题《无终追怀田子泰诗》。诗中写
道：“辞家夙严驾，当往至无终……闻有田子泰，节义为士
雄”，其所言“无终”即盘山的古称“无终山”，而“田子泰”一
作“田子春”，名为田畴。此人生平慷慨有节义，为避乱而率
族人隐居无终山，并在当地劝农兴学、教化民众。留下作品
最多的诗人，则是清朝的乾隆帝，他还是历代登临盘山次数
最多的皇帝，多达32次，所创作的盘山诗超过1700首。但

要说流传最广、最为知名的盘山
诗，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登盘
山绝顶》理应在列。这首诗前四
句写景，后四句抒怀，尤其是“但
使雕戈销杀气，未妨白发老边才”
与“勒名峰上吾谁与，故李将军舞

剑台”二十八字，颇见英雄豪迈和爱国壮志。这首诗曾与唐
代“军神”李靖的《李药师舞剑歌》同刻于盘山的舞剑台和卫
公庵处，一并流传后世。
盘山诗大致可分为三大类。或是直接以盘山或盘山诸

胜为题，如明代“公安三袁”之一袁宏道的《入盘山》、清代
“穿芳三隐”之一李树屏的《登上方寺》等。这一类游览、纪
行诗属于盘山诗国的大宗，数量也最多。或为与盘山人物
的酬答、唱和之作，以张霔的《寄青沟老人》、洪升的《拙公相
送临别口占》等与盘山诗僧智朴的酬唱诗，以及乾隆君臣之

间有关盘山的所谓“恭和御制元韵”诗等为代表。又或为提
及盘山名胜、人物、典籍、图画或其他典故的诗作，如高士奇
的《题黄鹤山樵乐志图兼忆盘山》等算是这一类的典型。相
对于偶一登临的游客，如汉代田畴、唐代宝积禅师、元代全
真教王志谨、明末清初李孔昭、清代释智朴与观荣等人曾长
期留居盘山，他们更像是盘山的主人，因此他们的所有诗作
都应算作盘山诗的特殊组成部分。

观荣在盘山之麓筑有挂月山庄，其诗集即名《挂月山
庄诗钞》，天津图书馆藏有清道光十五年（1835）手抄并批
校本。集中不仅有《挂月山庄八景》《题田盘秋山图》等组
诗，还将大量的其他三盘胜景纳入五七言里，直可与释智
朴的《盘谷集》、乾隆的《御制诗文全集》（盘山部分）分庭
抗礼。还有一件趣事：现在的盘山之上有一简陋石洞，额

题“槑广”，游人往往不识两字的形音义故奇而怪之。其实
槑广即梅庵，古已有之，观荣就曾作《槑仙广题壁》诗：“古洞
云藏别有天，石门竹牗倚松巅。试看山色全归广，修到梅花
本是仙。峭壁玲珑堪入画，幽龛冷寂足参禅。翠屏峰下无
多路，一径盘旋到寺前。”在他笔下，盘山的一个小石洞居然
是曾经的神仙洞府。

盘山最吸引诗人的地方，首推其风景之美。释智朴曾在
《盘山志》开篇写道：“其山南距沧溟，西连太行，东放碣石，北负
长城，瓣袭蜂攒，面面开生，实仙佛之胜区，乃天壤之大观也。”
津门诗家龙震《说盘山》中有诗句“上盘松树多，中盘岩石怪。
下盘流泉冷，十里闻滂湃”，概括了历代山水客公认的“三盘之
胜”，即上盘松、中盘石、下盘水。对于盘山之松，乾隆最为倾
心，其诗直云：“盘山之松，天下松之宗。”袁宏道尤爱盘山之石，
其《入盘山》诗道：“峰峰有活石，石石挟仙气。一石置一山，一
山一点翠。散作诸峦岩，分身可千计。”田盘（盘山的古称）之山
和水在明代诗坛“后七子”之一王世贞的笔下更是贯通天地，其
《登盘山》豪言：“层峦不尽青天去，乱瀑雄争大壑来。”

此外，盘山的人文之胜也是诗人愿“与盘山作主人”的重
要原因。盘山多寺庵和高僧，正如清人陈廷敬所言“我闻盘山
七十二佛寺，寺寺落花流水中”。唐代宝积禅师为禅门中洪州
宗祖师马祖道一的嫡传弟子，曾长期在盘山传法，他的悟道故
事和佛法造诣等在后世广为传颂，也因此衍生了大量充满禅
机理趣的诗作。宋代禅师掩室开所写“山舍无尘分外清，石榴
花发透帘明。槐阴满地日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宝积
颂》），就是其中之尤者。盘山还多幽居隐士，如陶渊明视为偶
像的田畴、决不仕清的明遗民李孔昭、方苞笔下的“二山人”李
锴和石东村等，都是后世避世文人愿意效仿的对象。再有就
是，自从乾隆在此修建行宫“以为岁时驻跸之所”后，盘山在仙
佛、隐逸之气外，更加上了浓重的帝王之气，于是诸如《盘山十
六景》《扈跸田盘图》等诗画一体的作品由之蔚为大观。

除了域外诗人、中国古代诗人，以及近现代史上徐世昌、
严修等人外，当代诗人同样青睐盘山，白金的《钟情盘山》就是
歌咏盘山的诗集。王学仲、乔羽、唐绍忠等人，也都有好诗传
唱。正可谓：诗山盘山，文脉不断。

马，武之精灵。汉代的马，不仅
仅是战争机器，更是融入生活的伙
伴。马在儒家文化里被赋予了“礼”
的内涵。南朝史家范晔说：“马者，
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
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
汉代，车马出行成为身份、地

位、财富的象征，车马绘画题材大
量出现在以厚葬为风俗的汉墓葬
画像中。比如，二千石以上官员告老还乡或征召有重望的人，皇帝往往赐乘安
车。安车多用一马，礼尊者则用四马，称“安车驷马”。
西汉经学大家薛广德位至三公，年老后上书请辞。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

赐给他安车驷马、黄金60斤。薛广德回到故乡沛郡，地方官亲自到郡界上迎
接，沛郡人也以薛广德为荣，认为他为家乡争光了。薛广德荣归故里后，将皇
帝赐给他的安车悬挂起来，留给后世子孙，以为荣耀。史书对此记载道：“与丞
相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俱乞骸骨，皆赐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罢。广德
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东归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为荣，县其安车传子
孙。”唐代大儒颜师古对此作注解说：“县其所赐安车以示荣业。致仕县车，盖
亦古法。”悬车，就是把车子清空后，悬置起来，停车歇马，不再为公事东奔西
走，引申为“荣退”，也暗含向乡人炫耀的意思，代表着脸面。
汉代的“脸面”讲究细节，马的装饰便是极致体现。海昏侯墓出土的车马器

中，马头部的当卢纹饰精美绝伦，龙纹、凤鸟纹、白虎纹与云气纹交织，鎏金错银
的工艺让每一道纹路都熠熠生辉。这些纹样绝非单纯的装饰，而是“脸面的精
致点缀”，就像给马镶上了“身份徽章”，向世人宣告墓主人的尊贵地位。而在出
行礼仪中，马队的配置更是脸面的“活广告”：公侯出行配四骑吏，县令出行配二
骑吏，伍伯执戟开路、骑吏持械护驾，马越精神、队列越齐，主人的脸面就越足。
即便是丧葬之中，马也承载着“死后延续脸面”的使命——海昏侯墓车马坑陪
葬20匹马，是他生前奢华脸面的延续；普通富户即便不能殉真马，也会在画像石
上刻画车马，只为在另一个世界仍能维系体面。
天津博物馆藏东汉神人车马画像镜，更是将马与脸面的关联融入艺术瑰

宝。镜身四枚乳丁划分出四组纹饰，东王公与西王母端坐云端，车马在瑞气中
驰骋，马的姿态雄健昂扬，与瑞兽相伴左右，边饰铭文与水波纹、锯齿纹相映成
趣。镜中的马不仅造型规整、线条流畅，更透着“门面担当”的气场，堪称汉代
车马礼仪与脸面追求的完美融合，是汉代铜镜艺术的上乘之作。
从皇帝赏赐的安车驷马，到墓葬画像中的车马队列；从马具上的鎏金纹饰，

到出行时的骑吏护驾，马在汉代早已超越了交通工具的范畴，它是身份的标尺，是
礼仪的载体，是家族的荣光，更是汉代人最看重的“脸面”。

津派文化的文学表达（三）

盘山也是一座诗山

罗海燕

刘堃

尔

惟

张

茜

汉代铜车马（轺车）


